
一过端午，夏至就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岁月的时
序里。这是夏季最深的节气，世间白昼在这一日拉
到最长，所有热烈的夏意，都从这一刻慢慢铺展开
来。白日里积攒的燥热，被傍晚的细雨慢慢消解，天
地之间，忽然就安静了下来。

午后，老友电话邀约小聚，浅饮几杯清茶薄酒，
归来后困意沉沉，倒头便睡。等悠悠转醒，已是傍晚
五点多钟。起身打理晚饭，用电饭锅慢慢熬一锅杂
粮稀粥，撒上几粒枸杞、花生和葡萄干，朴素的甜香
慢慢漫开。简单备了两道家常菜，一盘老干妈翻炒
的土豆丝，一盘粉条凉拌豆角。

豆角是开春在小菜园种下的，这段日子总被各
样琐事牵绊，很少能腾出时间打理园子，野草便借着
雨水肆意蔓延，抢占了菜畦的方寸土地。久未照料
的豆角受了旱，叶片泛着疲惫的黄，结出的豆荚也单
薄干瘪。仔细挑拣出尚嫩的几支，焯水沥干，拌上红
油和软韧的粉条，入口依旧是田园的清鲜，是烟火生
活最质朴的味道。

收拾好一桌简单的晚饭，电话询问，女儿说单位
次日市里有培训，今夜便不回家了，妻子恰逢考试收
尾又赶上值班，也不回来吃饭了。屋子里只剩灯火
静静亮着，方才忙活晚饭的兴致，不知不觉淡了下
去。原本温热可口的饭菜，吃在嘴里也少了几分滋
味。随意吃了几口，便想着出门走走，散一散心底莫
名的低落。

踏出单元门，才发觉细雨还在缓缓落着，在雨中
伫立小会，细密地拂过眉眼。折身取来一把雨伞，慢
慢走出小区西门，沿着太白路向北缓步前行。下雨
的夏夜少了逼人的暑气，人们大多安守家中，街上便
没了往日的喧闹。路上行人稀疏，偶尔有车辆轻轻

驶过，细碎的声响很快被雨声吞没，整座小城都浸在
一片温柔的静谧里。我素来偏爱这样安静的时刻，
恰好能让纷乱的心神慢慢沉静。

撑着一柄通透的雨伞走在雨里，薄薄的伞面接
住细碎的雨珠，缓缓移动的身影，在朦胧暮色里，像
一朵静静浮在烟火里的白莲花。道路两侧的月季开
得正好，大红、浅黄、柔粉的花朵缀满枝头，被雨水洗
去尘埃，颜色愈发清亮鲜活。它们不避晚风细雨，只
是顺着时节，安安静静地开着，自在又坦然。

远处的田野里，麦子收割完毕，新播的秋玉米悄
悄冒出新芽。几只麻雀，羽毛被细雨打湿，落在残留
的麦茬间低头觅食，偶尔有车马经过，便扑扇着翅膀
低空盘旋，等周遭恢复安静，又轻轻落回原地，继续
安稳觅食。路边新移栽的国槐，枝头攒着一簇簇嫩
绿新芽，在微凉的风雨里慢慢舒展。默默扎根泥土，
不急不躁地抽枝生长，悄悄积攒着力量，静静等待盛
夏酷暑的到来。抬眼远眺，暮色与雨雾交织，远处的
平阳阁静静伫立在天地之间，不言不语，看过岁岁年
年的晨昏与风雨。渭北的高原连绵延展，像一道温
润的墨绿轮廓，在袅袅水汽与朦胧云影里时隐时现，
温柔又悠远。

近处村落边的鱼塘人家，灯火次第亮起，暖黄的
光晕穿透层层水汽，在暮色里晕开一片温柔的微
光。屋舍旁的翠竹被细雨冲刷，枝叶通透洁净，层层

绿意清新拂面，晚风掠过，枝叶轻轻摇曳，生出细碎
温柔的声响。

日子好像一直这般，被无尽的忙碌与细碎琐事填
满。长久以来，心绪总被各样琐事牵绊，沉不下心，也
静不下笔，渐渐少了记录生活的闲情。唯有这样的雨
夜，褪去往日的燥热与匆忙，让紧绷的身心慢慢松弛
下来。在安静的晚风与细雨里，心底会浮起一点浅
浅的空落，说不清缘由，只是人到半生，看过太多起
落，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生出些许温柔的怅然。

四季轮转从来不会停歇，风霜雨雪，晴昼阴夜，
都是时光最寻常的模样。人生之路亦是如此，起起
落落，平平仄仄，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顺遂。就像眼
前的世间，雨水从容落下，花朵依旧按时绽放，飞鸟
依旧认真觅食，草木依旧执着生长，世间万物，都在
顺着自己的节奏安然前行。就像清代诗人袁枚那句
写苔的小诗，那些生长在少有日光角落的微小苔花，
渺小如米粒，却也认认真真舒展生机，学着繁花的模
样，自在盛放。世间平凡生命，大抵都是如此，不张
扬，不耀眼，却始终心怀生机，默默生长。

晚风缓缓送来远处轻柔的歌声，是姜育恒的《再
回首》，熟悉的曲调悠悠漫过街巷，缓缓抚平心底所
有细碎的浮躁。心绪正缓缓舒展之时，手机屏幕轻
轻亮起，是女儿发来的节日问候。简单的文字，温柔
的惦念，悄悄填满了方才心底的空落。

雨还在下，夜色渐深，街道愈发清宁。半生行至
此处，早已慢慢懂得，生活从不会事事圆满。那些路
过的风雨，经历的困顿，终究都会融进岁月，沉淀成
从容。不必追赶喧嚣，不必纠结得失，顺着时光的节
奏，守好自己的本心，认真生活，慢慢生长，便是人间
最好的光景。

夏至暮雨漫记夏至暮雨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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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由于需求不同、个性气质有
别的原因，在各个年龄段会关注不同的事。
不应眼睛只盯着一点而顾此失彼。有些人
对于养生的话题津津乐道，却没有意识到养
心对于延年益寿必不可少，十分重要。

人的年纪大了，由于体能、免疫力下
降，难免受到疾病的困扰，关注身体健康乃
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凡事总要统筹兼顾才
是，不能想说的全是养生，而把养心忽略
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无论是谁都会
经历。一旦生病，积极看病治疗就是了，大
可不必忧心忡忡，产生心理障碍。一个人
即使生活条件再好，如果没有精神寄托，失
去了生活乐趣，处在惧怕生病的心理阴影
之下，无异于自我制造不快与烦恼。长此
以往，病情不加重才怪呢！还有人养生认
识过于狭隘、有失偏颇。在他们看来，自己
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才清闲
下来，从此什么闲心也不要操，应当一心一
意养生才是，注意力只在“病”字上打转
儿。至于学习求知会才艺，那是年轻人的
事，没有必要费心劳神，担心紧张忙碌会压
力过大导致生病。缺乏生活热情，凡事没
有兴趣，缩小交往圈子，实行自我封闭，远
离社会生活。感到只有闲聊打牌下棋溜狗
看电视才是养生放松享清福。

养生固然重要，但并非生活中的唯一。在生命的
后半程中，我们还有很多有益之事可做，通过参加各种
社会活动，发展个人爱好，帮助年轻人进步，与志趣相
投者来往等等，可以充实自己，丰富生活，提升境界，陶
冶情操。

人生在世，不仅需要提高物质生活水准，更离不开
精神生活的丰满富足。人上了年纪，无论体力精力还
是脑子反应，都无法与以往相比，但总不至于衰老到这
事不能干，那也学不会的地步。如果一个人因为年龄
大的缘故，放弃向往追求，失去了前进的自信动力，无
异于自己打败了自己，该是多么可悲的事啊！

“刀越磨越快，脑子越用越灵。”人的大脑思维，语
言交流以及文字表达能力，都要经常使用，方能充满激
情，思维敏捷；益智健脑，生龙活虎。古人对于修身养
性十分看重。《淮南子》有“内修其本”之说；王安石认
为：“学所以修身也”；苏东坡则在提示人们应“养生怡
性”。也就是说、养生保健与修心养性同样重要，必不
可少。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健康标准包括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两个方面。由此可见，养心对于养生来说是
相互依存十分重要。

在我看来，年长之人以淡泊宁静、清心寡欲的良好
心态注重养生保健、热爱生活的同时，应当根据条件，
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锻炼方法，以增强体质和抵抗力，
还可以通过自学或者进入老年大学学习钻研一、两门
感兴趣的知识才艺，如书法篆刻、摄影弹琴、唱歌跳舞
等等，或者醉心于名山大川，投入大自然宽广的怀抱。
通过广泛的爱好兴趣，以及格调高雅的交朋结友，融入
社会生活，以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相互感染和影响，假
使哪方面造诣较深取得成绩，受到别人的尊重，会从老
有所为中感到幸福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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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住朋友的再三“激将”，江还是和朋友走进
了霓虹灯旋转的舞厅。每次进舞厅，江都是由朋友
先带着跳几个舞曲，然后各找舞伴，自由活动，自然，
这晚也是一样。旋转的彩灯把斑斓光斑投下，忽明
忽暗，如迷蒙跳跃的心事。光点拂过她微垂的睫毛，
也掠过江喉结细微的滚动，更是似乎风起了她诱人
的披肩发。舞池人影浮动，像无声的潮水，他们便在
这潮水中央，咫尺之间，却仿佛隔着遥远的星河。她
默默数着他衬衫的第三颗纽扣；他则暗自记下了她
披肩发发梢随节奏晃动的频率，就连那轻晃的幅度
也仿佛刻在了心上。他们目光偶尔交错，又迅速移
开，像两片羽毛在风里轻轻一触即分，在脸上只留下
些微烫的印痕。

江在沙发中坐完了三个舞曲，还是没有勇气去
请“意中美女”跳舞。朋友时不时挽着一个又一个舞
伴旋过面前，朝江友善地示意快请舞伴跳舞。江是
刚出师的“舞家弟子”，大慨碍于舞技“恶劣”，不敢冒
然“行动”，还是江太保守？总之，和朋友几次进舞
厅，他都是一坐就是舞尽曲完。又过了一个舞曲，江
终于下定决心，今晚就“豁出去”，一定要请到“意中
美女”做舞伴，在朋友面前也就不算太“丢脸”。又过
了一个舞曲，江仍然独自一人，看着舞池中翩翩起舞
的红男绿女，看他们的舞姿，步履是否合着“咚咚”的
鼓点。在江的身边隔着一个人处，坐着一位身着墨
绿色流行西服，高跟鞋，二十出头，苗条文雅、披发肩
的女郎。后来，中间隔着的那人也下了舞池。一连
几个舞曲，江没有下舞池，这位“披肩发”也未见下舞
池，一直坐在江的身旁，手也似乎下意识地，时不时
抚弄一下她那漂亮的披肩发，她似乎努力地从纷乱
的人群缝中，一边追寻着屏幕上的流行舞词，一边不
停地哼着歌，几次差点挨着江。

一位身穿“制式衣服”的中年人来邀请“披肩发”
跳舞，她连动都没动一下；两位风度优雅的年轻人也
先后邀请，她仍未下舞池。哦！挺高傲，说也怪，这
下倒引起了江的兴趣，他侧头瞄了“披肩发”几眼，
嗬！白净细嫩的脸上，一双大眼水灵灵的，樱唇小

巧，玲珑可爱。“披肩发”似乎也回望了江几眼，百般
风流，千种媚态。够味！江想：若是谁请跳舞都去的

“美女”，本人才不宵一顾呢！虽有人请都不理，尽管
她“严重失礼”，但正合江的口味，江就是这个怪脾
气。

一次，两次、三次，江半天的大脑“斗争”鼓起的
勇气，终于为“披肩发”摆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邀舞
姿式：请！舞曲再起，如缓缓流淌的河流，江终是鼓
足勇气伸出手去。她指尖微凉，落在他掌心里，似两
片偶然停泊的叶子。他们随旋律轻摇，却都屏着呼
吸，生怕惊扰了这易碎的幻境。他深藏于心底的话
几乎要冲破喉咙，然而那词句，却仿佛被无形的手扼
住，只化作唇边一声无声的叹息；她同样满心期盼，
目光中盛满无声的探询，可舌尖的话语却凝固了，只
化作指端一点微不可察的轻颤。要不是忽明忽暗的
灯光摭掩，江和披肩发大概都会觉得无地自容了。

幸好，朋友及时来“救了驾”，一阵寒暄后，江独自
悠悠地踱向西边的圈椅中。面前的百人旋转，千姿百
态，加上咚咚的鼓点，彻底掩饰了江的心思。不知过
了几个舞曲，江侧身挪扭了一下坐倦了的身体，忽儿
觉得，刚和他坐在南边的那位“披肩发”不知什么时侯
也坐了过来，又是隔着一个人的空，坐在江的身侧。
周围舞伴大多双双下了舞池，一些座位都空着。一连
几个舞曲始末，江觉察到“披肩发”用一种……眼光望
了自己几次，似乎欲言又止……直到终场，江到底没
有再下舞池，也没有再邀请她。“披肩发”也一直未下
舞池，自然，她不可能邀请江跳舞。

舞曲终了，灯光亮起，人群如潮水般开始退去。
江站起身来朝着披肩发微微点了一下头，也可能挂
着微笑，或者流露出不易觉察的依恋。披肩发亦只

是回以一个浅笑，她眼眸中分明有一种光，一种足以
使江难以忘怀的……这礼貌的薄壳裹住了所有未尽
的言语，也封存了心底那点微妙的、蠢蠢欲动的火
苗。江愣住在原地，望着披肩发转身汇入散场的人
流，背影在门口的光亮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江则
垂眼盯着自己方才被她握过的手，指尖那点微凉的
温度正迅速消散，如同被风吹熄的烛火余烬。

夜深了，江躺在床上，黑暗里睁大眼睛。方才灯光
下披肩发的局促，那欲言又止的唇形，在脑中一遍遍回
放。江恨不能时间倒流，在散场前的最后一瞬，自己该
果断些，哪怕只是追上去，轻轻问一句：“下次……还来
么？”然而，这世界上实在是没有卖后悔药的，时间毕
竟无法倒流。懊悔无声地啃噬着江的心头，如同窗
隙透入的凉风，在静夜里格外分明。

日子流水般滑过，某个寻常的清晨，披肩发站
在镜子前梳头，窗外阳光正好。梳子却蓦地停在发
间——那晚舞厅里流转的光影，他小心翼翼搭在她
腰际的手掌，还有自己无声吞咽下去的邀约……原
来都在记忆里沉淀下来，凝成一颗微酸带涩的果
核。那晚的灯光、旋律与无声的试探，像被岁月酿
成了酒，时间愈久，微醺的回甘竟愈发清晰，她有点
后悔自己那晚的懦弱，明明近在咫尺，只是隔着薄
薄的空气，那彩虹之间，终究未能勇敢地迈出一步。

原来人海中某些萍水相逢的微弱电流，只消一
点未尽的勇气，或许便能点亮整个夜晚。然而那晚，
两颗心终究如未触的指尖，在咫尺间悬停，终于沉落
于无言之海。那错失的瞬间，竟成日后无数个寻常
清晨里蓦然回神的怅惘源头。原来未曾触碰的指
尖，在记忆里竟能反复相扣，留下比真实更深的印
痕，人世间真有相见时难别亦难。

未触的指尖未触的指尖 ■■ 吴树鸣吴树鸣

自从前几天拜访了商洛的老戏剧人刘安民老
师，零距离感受了这位耄耋老人的戏剧人生，聆听
了他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一个个传奇故事，然后捧着
他用心血著成的像枕头一样的戏剧著作，凝神端详
着那银发飘逸，气定神闲的身姿，对这位有着商洛
戏剧不老松之称的老人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极
具质感的艺术人生，油然而生敬畏。

从见到刘安民老师那天起，一种发自内心的冲
动，我就想写点东西来表达心中的感受，找到那种
一吐为快的享受。但是，就像越是想用力做某种事
情，越是做不好，越是想表达，一时间又没有突破
口，不知道说点什么，从哪里说起。

我知道刘安民老师的生活经纬，也知道他在商
洛戏剧界的成就和地位，就像是已经刻在岁月年轮
上一样成为永恒，不用我再去重复。还基于王良、
赵有良、蝴蝶等人已经用深刻的文字，独到的感受
和真实的心灵体验，形象生动，入木传神地把他都
记录解读了出来。更因为贾平凹、陈彦、王小康等
文学戏剧大师对他都作了高度的评价，不用我去一
一复读了。

那我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在内心深处我在
反问自己。几天来，这种思考折磨着我，让我又一
次复盘见到刘老师的情景，我只想从他展现给我的
精气神里寻找那种经过人生风雨后的洒脱释然，和
面对环境改变，经过生活的羁绊无奈过后的风轻云
淡。刘安民老师虽然在人生的旅途上总是与生活
较劲，但不和人生对峙，一生死磕戏剧艺术的城堡，
用尽了全部的精力。到了晚年也能在一抹夕阳里
老马识途，走在戏剧艺术的殿堂，憧憬着商洛戏剧
的第二个高峰，又一个春天。他就是为戏剧而生，
为戏剧而活，总能抛开生活繁杂，寻找心灵一隅而
沉醉其中，享受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

他在戏剧艺术的舞台上，举止飘然若仙，神融意
达，自信专注地就像一个归来的王。仿佛，我看到他
的身手还如年轻时那样轻盈矫健，洒脱从容。但见
他伏案凝神用力，气定神闲，眼放光芒。每到动情
处，那举手投足，轻狂洒脱，就像唱着花鼓戏，一个筋
斗云，翻上了花果山，在他的戏剧王国享受着那种为
戏而痴，为戏而狂，视戏剧为生命的人生境界。

其实，之所以突然想动笔，还因为那天我和刘
安民老师有了一次神奇的相遇，说来有趣。下班路
上，我经过全兴紫苑大院回家时，看见眼前一位戴
着口罩、大礼帽，两鬓丝丝银发倔强地从帽檐下伸
了出来，随一阵微风轻舞。他骑在一辆摩托车上，
那气势就像武林侠士从远方穿越过来后，见到我突
然定住了脚步，用一种熟悉的眼光望着我。

但见眼前的人目光炯炯有神，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种气场，既有让人敬而远之的神秘，又透着一种
扑面而来的亲切，总感觉在哪里见过，可一时却想
不起来。在我用力回想的时候，他开口问我：“你知
道《华商报》在哪里办公吗？我以前来过，现在找不
见了。”

我迎住他的目光问道：“你找《华商报》？”
“我找程娟，她是《华商报》商洛记者站站长。”

一时没有认出眼前这个一身武装，颇有大侠范儿，
神态这么熟悉的人总好像在哪里见过。不由小心

试探地问道：“你是……？”
“我是刘安民。”他爽朗地说完后，顺手摘下了

口罩。
啊！眼前竟然是刘安民老师。前几天还和文

友刘惜一同去他家拜访过，听他讲述自己的戏剧人
生，涌出了很多感叹和对老一辈戏剧人的敬畏。与
此同时，他也认出了我，而我倒有点不好意思，刚刚
得到了由他亲笔签名的《刘安剧作选》《艺苑夕拾》
而爱不释手，还与他合影留念，喝茶聊天，聊得刹不
住车，转过身竟然不认识了，不知刘老师会不会心
里不悦，说这人太不靠谱！

想到这里，我连忙上前再次握住刘老师的手，
表示了人在对面不相识的歉意。告诉了他《华商
报》商洛记者站的位置。然后看着八十多岁的他，
潇洒地骑上摩托车，向我打了个招呼，径直出了大
门，像个追风少年，风一样潇洒地走了。

上面说的只是个小小的插曲，这时候我的思绪
又一次回到了和刘老师见面时的情景。在我的印象
中，大凡八十多岁的老人，或多或少语言有点迟顿，
步态有点缓慢，神态有点迟暮，然而刘老师却不是，
我看到的是一位颠覆了实际年龄的长者，满身都散
发着旺盛的精力，特别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让
人感受到了一种活力，这着实让我有点不曾想到。

见到他时，他还很投入地在电脑上创作剧本。
我认识的不少比他年龄还小的人，至今还在用手书
写，不会用电脑，而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还
能在电脑上创作，这实属不易。可见他的学习精神
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该有多强。这说明他总是与
时俱进，善与人交流，经常能融入生活，才不至于落
伍，被时代边缘化。他的老年生活如此有激情、有事
做、有寄托，实在是一件很美好，很让人羡慕的事。

接下来，我们坐在一起，和刘老师聊起来。我
最早是从《屠夫状元》这部戏里知道他的。也是因
为这部戏，让当时的商洛城市和乡村时时都能听到
戏剧的唱段。小时候我的一个邻居，也是杀猪的，
特别爱喝酒，酒一喝醉，就提着酒瓶在村里边摇晃
边唱“稀奇古怪颠倒颠，杀猪的今日坐高官……”还
没等他唱完，他的老婆就跑过来夺了他的酒瓶，揪
住他的耳朵，嚷道：“你还能坐高官，我看你能坐尿
罐，走，回家！”随着在场人一阵哄笑，大场的麦垛上
又有人传来“妹妹你再么要过意不去，苦命人互帮
衬苦命相依……”的唱段。可见，一部《屠夫状元》
是多么深入人心，刻在人们的心里，一直久唱不
衰。而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词，则成为商洛人茶
余饭后的休闲佐料。这部戏作为经典传承下来，可
以让刘老师引以为豪，吹上一生。

刘安民老师可能是陕西省年龄最大的戏剧
家。他的一生虽然也有磕绊和灾难，更有遇见社会
不公的拔刀相助，还有替人受过后的风轻云淡。但
他总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向前看，善待身边

的人，从来不消沉低落，总是对生活充满激情。
他不喝酒，不抽烟，网瘾代替了烟瘾，离开了电

脑，就没有了创作的阵地，心里就瞀乱得不行。和朋
友在一起，三句离不开戏，一说起戏，他就来精神，有
了激情。真是戏比天大啊！曾经组织有意安排他当
官，可刘老师却执拗地说他是写戏的，当什么官！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都秉持着做人的本
真，保持着自己的处事原则，在戏剧舞台耕耘播种，
才有了一个个收获。他既能写《屠夫状元》《商君商
於行》《红袍》《月亮河》《白莲花》《天狗》《山客》等这
样的大戏，又精于《糖是酸的》《还货》《观灯新传》

《婆媳》等大量小戏小品。刘老师对生活体验深，把
人生悟得透，把事物看得开，作品从宏观到微观，从
古代到现今，从高官到平民，从社会的重大主题，到
村镇家庭的生活小事都有涉猎，给读者和观众呈现
出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艺术作品。他的生活就是围
着戏剧做着一生的功课，本该悠闲轻松地漫步斜
阳，享受生活的时候，仍然像激情四射的青年，把日
子过得潇洒自如，乐此不疲。

刘老师一生从演戏到写戏既是一种艺术的升
华，也是一种更高的人生追求。在商洛，他写戏的
功底，达到的段位，形成的影响不必一一再说，相信
那几本枕头般的著作产生的社会的反响已经形成
了无声的文字，发出了有力的佐证。

贾平凹说写作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每次开始创
作甚至要在豪华的笔记本上打草稿。而刘老师则
把一生的赌注押给了戏剧，而他每每创作一部作
品，都要深入生活，采访不同角色的人。他经常说，
写戏不是胡编乱造，要有生活，要有敬畏之心，要有
穿越春夏秋冬的耐力，跋涉万水千山的韧劲，具备
胸怀天下的格局，紧跟新时代新征程的步伐，才能
写出人们喜欢，紧跟时代的作品。

我终于明白了，为了写陕南移民搬迁《山客》这
部大戏，刘老师多次深入农村，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寻找写作灵感，构架戏剧情节，表现宏大主题的良
苦用心了；也明白了他的《月亮河》撞车《天狗》后，
刘老师增加剧幕，丰富戏份，延伸内容，又通过了广
泛地征求意见，几经讨论，数易其稿的精益求精。
著名作家孙见喜是这样评价《月亮河》的：这是一部
内在情绪非常饱满的戏，这是一台道德轨迹清晰，
人物精神清澈的戏；这又是一台人的自然属性受控
于社会属性、中华传统价值非常鲜明的戏。

刘安民老师一生是从演戏，当导演，做编剧过
来的，每一个节点都有他的生活故事，人生感悟。
就是在他的家里，与他一席交谈，总是离不开戏剧，
那种印在骨子里的热爱和执着，让我们怎能不喜爱
这个可爱的老戏痴呢？

纵观他的戏剧人生，他简直就是一位商洛戏剧
的活化石，一位商洛的老戏骨，更是一位让人敬佩
的人！

商洛有戏骨 ■ 贾军平

当初夏的晨曦漫过连绵的陕西华
阳的青山，一抹优雅的白，从薄雾中缓
缓升起，振翅飞翔，“快看，是朱鹮，是

‘东方宝石’朱鹮！”，伙伴们望着朱鹮欢
快地喊着跳着。

朱鹮古称朱鹭，是秦岭四宝之一。
它们像被遗落在人间的白云，像汉江江
面上铺展开来的月光，为秦岭生态点
睛，也把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深情吟唱。

初见朱鹮，不是在相册里，也不是
在纪录片的屏幕中，而是在一个汉江边
暮春的黄昏，喜欢摄影的我，透过相机
取景器望见田埂上立着几处白点，时而
还会移动一下。走近一点，才看清朱鹮
的高颜值，通体洁白如雪，翅尖与尾羽
晕染着淡淡的朱红，不浓烈也不张扬，
像是被晚霞轻轻吻过。

一见倾心，从此我被朱鹮的绝美惊
叹。朱鹮安栖于水间，行于水畔。从眼
周到面颊，从喙根到胫足，将优雅与温
柔，深深地刻进每一寸肌肤。我喜欢朱
鹮，不止喜欢其容颜，更喜欢其风骨。静
时白羽淡雅，动时素白与绯红相融，清冷
与温润交织。缓振双翼，自带一份不染
尘器的诗意。它更是鸟中痴情的生灵，

一生择一侣，相伴终老。秦岭之间巢窠虽然简陋，却藏
着它们不离不弃，相互依偎的暖意。正因为如此，文人
墨客无不喜欢它的美，无不喜欢它的灵，把它们写进诗
行，也把它们藏进心间，从张籍的“翩翩起舞兮朱鹭，来
泛春塘栖绿树”。到王僧孺的“因风弄玉水，映日上金
堤”……这不是无端的偏爱。它们不像猛禽那么凌厉，
也不似燕雀那般聒噪，而是生来就自带一身清寂与温
婉，把秦岭的四季都收在白羽朱颜里。

谁又能想到，这般纯净的生灵，曾在岁月的洪流
中陷入了濒临灭绝的困境。曾几何时，它们的身影遍
布东亚，和着春风起舞，迎着夏阴散步，伴着秋水觅
食，还与冬雪和鸣。但后来，森林被砍伐、湿地被开
垦、清流被污染……它们的家园被破坏。

我想，面对生存的难、繁衍的困，它们的内心一定
很悲痛。想到这些，我仿佛看见了它们无助的眼神，
那原本明亮的眼角流下了伤心的泪，听见了它们歇斯
底里地发出“何处是吾家”的“哀叹”。

1981年，随着几声脆弱且清晰的鸣叫声从洋县的
青山碧水中传出，七只孤影被重新发现。七片孤羽，
七缕残声成了朱鹮在世间最后的星火，也成了种群全
部的希望。从此，掠过秦岭的风多了几分牵挂。有人
踏遍深山荆棘，日夜守望，把自己活成了朱鹮的影子；
有人倾尽心血，刻苦研究从人工繁育到野外放飞，小
心翼翼呵护其重回苍穹……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
举，只有温柔到足以融化冰雪的坚守。

45年光阴流转，从孤影7只到万鹮凌空，从濒临
灭绝到重归山林。朱鹮的“重生”是大自然的馈赠，它
们也读懂了这份人心向暖的守护，不再惧怕烟火气
息，不再担心生存危机，渐渐地它们把秦岭当成了归
宿，把守护它们的我们当成了可以信赖的伙伴。

或两两相依、低声呢喃，或枝头梳羽、低头觅食，
或与朝霞齐飞，或与落日相映，朱鹮蹁跹是秦岭之间
最动人的风景。与之同框的大人、孩童嘴角带笑，满
心欢喜。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背后的难与痛。

静立浅谈，悠然觅食，每次凝望朱鹮，我都眼含热
泪。鹮羽所至，不只有风，有云、有蓝天、有青山、有碧
水，更有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坚守。真正的
希望，不是昙花一现，而是长期坚守；真正的美好，不
只是深情地“独唱”，更是万物共生的“合奏”。

一滴朱红，染着岁月风霜；一身白羽，载着生命荣
光。它们不只是一种鸟，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万物相依
的真谛，也照见了我们最本真的善良与秦岭山河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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